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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统一中国后,今浙江省境大部分属会稽郡。秦始皇三十一年(前 2 1 6 年),“使黔首自实田”。《越绝书》卷八记有春秋越国

时期浙江境域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情况,但未载土地状况。《汉书·地理志》有西汉元始二年(2 年)全国的土地数字,但各地

具体土地数字无考。何炳棣以为,西汉元始二年的户口和土地数字在世界上古文献中可能占有极高的地位,他曾将汉亩折

算为市亩和平方公里数,以作比较之用并彰显其意义。参见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前言,(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 9 88 年版。另,梁方仲称:“自汉迄唐,八九百年间,政府最着重的是户籍的编制。户籍是当时的基本册籍。

关于土地的情况,只是作为附带项目而登记于户籍册中。当时的户籍实具有地籍和税册的作用。偶然也有单独编制的单

行地籍或税册,但仅为附属文件或补充文件的性质,并不居于主要地位。”“宋代以后,私有土地日益发达,土地分配日益不

均,因而土地这个因素对于编排户等高下的作用愈形重要……同时,由于原有的户籍多半失实,所以又纷纷增设各种新型

的户籍,如户帖、甲帖、结甲册、丁口簿、类姓簿、户产册、鼠尾册等。这时,地籍已逐渐取得了和户籍平行的地位。”参见梁方

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总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0 年版,第 1 0 页。

② 参看王德毅《李椿年与南宋土地经界》,见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 7 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74 年版,第 44 1 480
页;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88 年版(以下不再标注版本);赵冈、陈钟毅

《中国土地制度史》,(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 6 年版;葛金芳《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20 1 3 版。

近代浙江土地调查述论

梁敬明　赵　茜
(浙江大学 历史学系,浙江 杭州 3 1 0028)

[摘　要]土地调查作为土地管理和课税的基础性工作,受到历代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宋元时期土地

经界到明清编造鱼鳞图册,浙江省境的土地调查在方法和制度上不断改进,其意始终重在整顿田赋税额。

清末,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人地关系的冲击,浙江部分地区重新编造鱼鳞图册,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地籍

混乱、田赋短收的问题。民初地政于财政经济之外,始具近代国家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型意义,土地

调查也迈入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新阶段。民国时期浙江省较早地采用“治标”(土地陈报)与“治本”(土地

测量)相结合的办法开展土地调查,还出现了成果显著且各具特色的实验县。虽然其间困于频仍的战乱

和支绌的财政,土地调查整体效果受限,但其影响却较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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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历史上,土地税向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故而历代政府对反映土地位置、数量、质量、
权属和用途状况的土地调查均予以高度重视。浙江省境的土地调查历史悠久①。南宋绍兴年间,
两浙路转运副使李椿年措置两浙土地经界②,通过编造砧基簿,整理地籍与田赋。嘉定年间,婺州



知州赵 夫及继任者赵师喦、魏豹文等人继续在婺州推行经界,查实隐报田亩,编制结甲册、户产

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 23.9 万多份,并专门设置库柜存藏[1]卷一七三,41 9 7。其后,土地经界和绘图

造册作为土地调查与管理的一种形式,逐渐固定下来。元至正年间,余姚州、婺州路先后有土地经

界之举。至明代,今浙江省境形成,土地调查的方法和程序也在南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特别是洪

武和万历两朝,浙江与全国其他地方一起进行了大规模土地调查,绘具鱼鳞图册,查出不少隐田。
清初完全继承明代的地籍管理办法,在康熙雍正年间再次展开全国性的土地清丈,浙江鱼鳞图册的

编造则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同治年间,浙江部分地区重新编造鱼鳞图册,其背景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太平天国运动时

期,太平军多次入浙,对各县人、地及其关系冲击巨大[2]1 94 1 9 9。据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可以发现

1 9 28 年浙江全省人均耕地差异甚大,安吉县最高为人均 6.24 亩,泰顺县最低为 0.46 亩,相差甚

大。其时浙江省内人均耕地的区域间差异,除特定的自然环境因素外,实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所遭

到的严重人口损失和地权变动有重要关系①。当年太平军活动最频繁、最活跃,或者说冲击最严重

的是衢州、金华、严州、杭州、嘉兴、湖州各府。从 1 9 世纪 60 年代初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末,时隔 60
多年后这些地区的人口、土地以及人地关系仍未得到完全修复。

太平军过境之地,人口流亡,地籍毁坏或散失严重,土地权属亦发生混乱,如当时的汤溪县“富
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3]卷三,122。在此情况下,土地赋税难以据实收

取。镇压太平军后,清政府饬令遭受影响的各府属“勒限赶造”鱼鳞图册[4]75 2 2。为此,浙江有关县

乡设立清赋总局或清赋局,先后开展土地清丈。据目前所见史料,衢州府所属龙游县,金华府所属

兰溪县、汤溪县均在同治年间进行土地清丈,编造鱼鳞图册,其中尤以兰溪为著②。
兰溪县曾于南宋嘉定,明洪武、万历,清康熙年间,数次清丈田土,填造鱼鳞图册,归户办粮。清

咸丰十一年(186 1),太平军占领兰溪,县衙及所藏鱼鳞图册被焚。同治四年十月(186 5 年 1 1 月),
兰溪知县余祚馨以清理田赋为首务,以石斗③为标准丈量土地,重攒鱼鳞图册。县城设清赋总局,
有职事 20 余人。乡设子局,每图举村董担任编造。凡田、地、山、塘均按号依次编字绘图,注明四

至,并发给业主凭条作为土地所有证。是月下旬,县清赋总局在西乡 1 1 都 1 图(今兰溪市女埠镇)
试点,作为各乡示范。历经两年,兰溪县城 1 0 坊和 4 乡相继竣事。同治七年(1868),总局校缮征

册,“得熟产征额三万二千两有奇,而合荒熟及有主、无主总算较诸原额竟缺万余两,细加查询,知土

称田之斗石亦有广狭之分”[5]卷二,589。由于各地面积单位折算标准不同,调查统计结果存在误差,与
原有赋额相较缺漏甚多。随即进行复勘,经各图董事亲履按号核实,增田、地额各 300 余顷,其中山

地缺额尤多。其后两年间,县清赋总局又协同各图清查山塘,增山额 3 300 余顷、塘额 200 余顷。
同治十一年(1872),清查与邻县分界之地,补粮额 700 余两。这次重编鱼鳞图册共 889 本,按图编

1 5 9 号,一式两份,一份存县,一份交各都图册书④保管。据其时统计,全县 34 都 1 49 图共有土地

1 1 6.47万亩,比清初减少 8.49 万亩[5]卷二,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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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从江南地区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的剧烈变化(特别是土地变动、人口变动等)中,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场运动对近代中国

社会巨大、深刻的影响。参见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5
期,第 3 3 44 页;曹树基《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载《历史研究》19 98 年第 2 期,第 64 74 页。
关于兰溪、汤溪二县晚清鱼鳞图册的遗存和研究情况,可参见胡铁球、李义敏、张涌泉《婺州鱼鳞图册的遗存与研究价值》,
载《浙江社会科学》201 6 年第 4 期,第 1 1 7 1 2 6 页;梁敬明《鱼鳞图册研究综述———兼评兰溪鱼鳞图册的重要价值》,载《中
国经济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1 3 5 1 4 1 页;赵冈、梁敬明《清末兰溪的地权分配》,载《浙江学刊》2008 年第 1 期,第

1 3 1 8页。
兰溪通常以 2 亩 5 分为 1 石,2 分 5 厘为 1 斗,各地折算标准略有不同。
册书指乡村中专事土地丈量、买卖过户、征粮造册的职役。各地名称不一,如庄书、粮书、里书、社书、柜书、地保、催征吏

等。晚清至民国初年,此类人群已由明代及清前期乡村基层组织中的职役角色,演变为以征税为职业的赋税中介人。



鉴于兰溪清赋的成功经验,浙江巡抚马新贻于同治五年(186 6)饬令龙游、汤溪等县仿照兰溪举

办清丈。其中,龙游县曾在康熙年间两度清丈地亩,编造鱼鳞图册,又因兵燹、火灾两度毁佚。乾隆

三年(1738)仲春,知县徐起岩重编鱼鳞图册,以康熙三年(1664)所编鱼鳞图册的存司本为底本,搜
集散布民间的县册为补充,计抄册 40 余万号[6]卷三五,688 6 8 9,后于咸丰年间再遭太平军焚毁。同治六

年(1867),龙游知县黄秉中奉令在城中设总局,四乡设分局,订立《清厘田亩章程》,规定:全县 1 42
图各自选举三五位公正、干练之人为图董,负责将本图田、地、山、塘、荡的业主、亩分、土名逐一细查

登记,重编鱼鳞图册。图册编就后交所属乡分局绅董查核,再由总局派员查对,最后待各图全部完

成由知县查册抽丈[6]卷二七,405 40 6。汤溪县也在清初数次举办土地调查,尤以康熙六年(166 7)的数字

较详。至同治三年(1864),知县汤庆准奉令清查田亩,发现赋额短缺 3 000 余两。次年,继任知县

王日新设局清厘土地。五年(186 6)奉抚宪札,将兰溪鱼鳞册式样抄发仿办。六年春布告清厘条款,
分派庄董册书认真查办。其后,又经过陈裔宽、金馪远、朱荣璪三任知县的努力,终于在光绪十一年

(1885)年底完成清赋造册,历时 20 年之久。此次编造的鱼鳞图册最初从俗例以石斗为计量单位,
而朱荣璪认为非登记亩分不足为信,于是在同治八年(186 9)仿照兰溪清赋章程,向各户收取纸笔费

每亩 1 2 文(山塘减半),由总董会同庄董对图册所载土地面积按户逐一核实更正,并向各户发放户

管作为凭证。最终共编造鱼鳞图册 85 庄,清出隐匿赋额 23 3 54 两有余[3]卷一五,378 3 7 9。
明清两代通过鱼鳞图册核实和管理土地,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土地管理和赋役制度。尽管如此,

隐匿产权、偷逃赋税、转嫁负担等现象依然难以杜绝。这是因为鱼鳞图册的编造和管理长期由册书

等基层官吏与职役承担,制度运作的效率受制于国家控制力与基层政府的执行能力。晚清以降,中
央政权对地方控制力减弱,已无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土地调查。个别县份的清丈活动无法扭转当时

地籍混乱、田赋短收的整体局面。除上述三县外,浙江省多数地区虽然有旧的鱼鳞图册残存,但编

造历时既久,错漏颇多,各县不得不根据册书手中的实征底册催征赋税。这就为业主勾结册书虚报

地亩、逃税漏税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地籍毁于兵燹,庄册秘于吏手,土坐失稽,户名不

实”[7]1 2 6 8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的普遍现象,也成为影响近代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

1 9 1 2 年,中华民国建立。为解决新政权面临的财政危机,19 14 年北京政府成立全国经界局,编
订土地经界规程,计划从土地调查入手,以为“田赋清厘之张本”[8]3 4。同年,浙江国税厅向北京政

府农商部上报编审户粮办法[9]。19 1 5 年,浙江省设立官产局和沙田局,拟办土地调查登记。由于

民初政局不稳定、政令不统一,上述工作实无成效。民初浙江部分县份亦有清丈之议,但付诸实践

者仅南田(今象山县)、黄岩、桐乡等县,其中以黄岩成效最显。19 1 6 年 1 1 月,黄岩县设立县清丈总

局,开展以清赋为目的的土地调查业务,至 1 9 2 7 年完成全县的清丈工作,经查丈、绘图,耗资 1 7 万

银圆,于 1 9 3 1 年编成图册①。本次调查采用的方法为图解道线法,即逐丘丈量,绘图登记。测量工

具为工部营造尺②,以 5 尺为 1 弓,240 平方弓为 1 亩。虽然当时北洋政府已颁布《权度法》,规定丈

弓以米突尺③为标准制造,但黄岩清丈筹备处认为本地民众只信服工部尺,故仍用旧尺度[10]6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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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民初黄岩清丈实施情况,详参陆开瑞《黄岩清丈经过及其成绩观测》,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

料》第 3 8 种,(台北)成 文 出 版 社 1 9 7 7 年 影 印 本(以 下 不 再 标 注 版 本)。另 可 参 考 赵 茜《民 国 时 期 浙 江 地 政 研 究

(1927—1 949)》,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20 1 4 年硕士学位论文。
工部营造尺以 1 0 寸为尺,是明清时期的法定尺之一,收存于工部,故称为“工部营造尺”或“工部尺”。因颁行各省,又名

“省尺”。
米突尺即以公制长度为计算单位的米尺。



1 9 2 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现代测量技术与规范引入浙江省的土地调查之中,旧式清丈

开始被新式测量方法所取代①,使浙江省的土地调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是年,浙江省置土地厅管

理全省地政业务,并决定开展土地调查,整理全省地籍。不久土地厅被裁撤,地政业务归民政厅土

地科掌理。其后,全省土地测量业务的主管机关几经变更,但土地调查的组织工作从未中断。

1928 年 7 月,国民政府第一次财政会议提案之一的《整理全国土地计划案》,提出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以土地调查为首要内容的土地整理工作。同年,浙江省民政厅公布《浙江省土地测量登记程

序》,对全省土地测量及土地登记的程序、事项和目的等做出明确规定,使全省土地调查业务有章可

循。其中规定土地测量登记程序分为五步,即测量、调查、求积及制图、登记、编制及统计。测量包

括三角测量(含大三角测量、水准测量、小三角测量)、图根测量、地形测图、户地测图,调查包括预

查、实地清查、复查、地位等则调查、地价调查等。随后,浙江省政府又公布《浙江省土地整理条例》
及施行细则,规定“土地整理之程序,依本省《土地测量登记程序》行之”[1 1]1 6 8,同时提出:在开展土

地测量业务之前,先行筹办全省土地陈报工作。
浙江省最初的土地整理计划是以土地测量作为根本办法,以土地陈报作为附属的准备工作。

然而土地测量工劳资巨,难求速效,且仪器、经费、人才配备皆存在困难,而地籍混乱,赋税流失,财
政危机刻不容缓。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民政厅厅长朱家骅又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地政业务应分

“标”“本”两步同时并进,一方面以清赋为目的,由土地科办理土地陈报,作为“治标”办法;另一方

面,设土地局实施土地测量,作为“治本”办法[12]1。在 1 9 28 年底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民政会议上,浙
江省民政厅提交《土地整理第一期办法大纲》议案,主要内容是:由人民自行陈报土地面积和地权状

况,经政府派人调查核实,重编图册,以杜绝欺隐,充裕税收。该议案作为开展土地整理的“治标”办
法得到通过,意味着土地陈报从土地测量工作中分离,成为一项独立的土地调查办法。其后的实践

中,浙江省于 1 9 2 9—1 930 年、1941—1 946 年两度举办土地陈报,第一次由浙江省自行组织,在全国

尚属首创;第二次是在中央接管田赋之后,由财政部统一筹划。同期,浙江省土地测量工作一直遵

循大三角测量、小三角测量、图根测量、户地测量、面积计算、制图等程序渐次开展。以下按时间线

索分别介绍。

1929 年 4 月,民政厅颁发《浙江省土地陈报办法大纲》及施行细则,分别规定了土地陈报的程

序、内容、机构、人员、经费来源以及具体操作办法。同年 5 月 1 日,陈报工作正式开始,各县相继设

立土地陈报办事处,办理该项业务。根据《浙江省土地陈报办法大纲》规定,全省土地陈报机关分为

三级:(1)民政厅为监督管理机关,负责规章制订与成果汇总;(2)各县市政府下设的土地陈报办事

处,是所辖区内办理陈报的总机关,主要承担政令传达与监督工作;(3)村里委员会是直接办理机

关。从陈报编查、丈量到造册、审核、公告等工作,均由村里委员或村里委员会聘任有薪职员办

理[1 3]1 943 8。1930 年 4 月,土地陈报工作结束,共编成陈报总册 1 3 5 7 9 册,使浙江有了全省的土地总

册;县和村、里均有清册,并编成村里总图及分丘编号图。据统计,全省丘数为 42 707 6 6 6 丘,平均

每丘约 1.35 亩;全省土地面积为 5 6 6 78 87 5.338 亩(其中公有土地 5 7 50 234.486 亩,私有土地

50 928 640.852亩),较原有赋额土地增出 1 789 万余亩,增加约 46％;全省地价总值约为 22.3 亿

银圆[12]5 6[1 3]1 9 5 0 7 1 9 5 1 1。但由于工作中的失误和局限,陈报成果也部分存在错漏失实等问题,遭到了

地政学派的批评,进而引发了关于土地整理的“治标”与“治本”之争[14]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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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式测量与旧式清丈的区别主要有三点:(1)测量程序方面,新式测量须依规定测量程序分步进行,旧式清丈通常仅进行

户地测量和求积、制图;(2)测量工具方面,新式测量多使用机械仪器,旧式清丈则使用传统弓尺;(3)测量结果方面,新式

测量远比旧式清丈精准,误差一般控制在 1％以内。参看陆开瑞《黄岩清丈经过及其成绩观测》,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

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3 8 种,第 1 9 1 42 1 9 1 43 页。



为弥补土地陈报的不足,浙江省政府于 1 9 3 1 年颁布《浙江省清丈土地省县分别进行计划大纲》
及实施细则,并决定利用前期陈报成果开展按丘简法查丈。嗣后,由民政厅依据陈报图册在省内部

分市县开展土地查丈。由于此次土地的陈报与查丈均按以丘领户方式统计,而全省原有图册是按

以户领丘方式缴税完粮,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便会产生户、粮、地三者对应上的困难。为此,民政厅、
财政厅决定在实施全省土地查丈的同时,定点试行编造丘地图册业务。该项工作具体内容为:由各

县派专门人员,以原有的征粮都图为依据丈量土地,编造各都图的丘地图册,在图上注明地权、完粮

者姓名及住址、亩分粮额等项,将原有粮册的完粮户、完粮数与田地相联系,并按田地丘形编制完粮

册,以便就地征收。1932 年后,该项业务逐步推广到全省各县,两年间各县普遍成立土地整理办事

处,编造土地图册,并向清查无误的业主颁发土地管业证(或称土地管业执照、土地执业丈单

等)[1 3]1 9 5 9 9 1 9 6 0 2。
土地测量工作最初由浙江省土地局全权负责。该局于 1 9 2 9 年 5 月 1 1 日设立,以民政厅土地

科为其主管科局,同时接受民政、财政、建设三厅监督指导。其职能分为行政、技术两部分。行政工

作包括局内的管理事务,以及直接面向民众的对外业务,如调查、公布、登记、核定等。技术工作又

分内业与外业,外业指野外选点、造标、观测、清丈等,内业为计算、求积、制图等工作,具体由土地局

下设的测量队和清丈队承担。根据业务范围的不同,测量队分为大三角测量分队、小三角测量分队

和图根测量分队,清丈队分为清丈组、复丈班、检查组、求积班、制图班[1 5]7 6 3 00 7 6 3 0 2。为使土地测量工

作顺利进行,土地局先后制定了 1 9 2 9 年度、1930 年度两期工作计划。第一期工作计划确定在钱塘

江南岸及甬江附近选定基线试行大三角测量,在杭县及其周边区域试行小三角测量,在杭州市与杭

县内重要区域试行地籍测量(包括图根测量、户地测量)[1 5]7 6 3 7 7 7 6 3 80。1930 年 1 1 月后,由于经费困

难,土地局各部业务渐次裁缩,第二期工作计划未能施行。193 1 年 2 月 1 日,土地局裁撤并入民政

厅,改为测丈队。鉴于杭市县地籍测量工作费用颇高,全省地籍测量工作改为省县分别进行。杭市

县土地测量未完成部分由测丈队接办,其余均改由各县自行办理。受经费、人才等条件限制,除大

三角测量工作在 1 9 3 9 年基本完成外,其他各项业务特别是户地测量的进展较为缓慢。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后,战区各县的土地测量被迫中断,后方各县业务也受战事影响时断时续。至 1 942 年底,仅
温岭、龙游、瑞安、庆元等少数县份维持业务,进度情形详见表 1。

“治标”“治本”分属两途,但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即获取可靠的地籍资料,作为征收田赋和实施

地政的依据。总体来看,作为“治本”办法,土地测量成果更为准确、丰富,社会评价也较土地陈报为

高。浙江在此期间形成了地籍一览表、实测户地图、地价册等一批土地档案资料,为之后土地登记、
地价税等业务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而在资金、仪器短缺的情况下,土地陈报则以其较强的操作性受

到政府青睐。抗战期间,应财政部要求,浙江省田赋粮食管理处于 1 941 年 1 1 月再度开展土地陈

报。抗战胜利后,浙江省收复区各县又于 1 946 年 3 月开始重新调查土地粮赋,整编征粮底册,当年

9 月底先后办理完成①。1947 年,鉴于前期土地陈报效果不佳,而各县重新编制的征粮底册又与战

前原额相差甚远,浙江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制定《整理赋籍计划纲要》,拟定查编田赋清册办法,针对

各县不同情况,利用测量原图或陈报图册等开展复查工作②。同年,浙江省各级地政机构陆续恢

复,有 22 个县市派驻测量分队,续办地籍测量③。纵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省土地调查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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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全省地籍整理情况参看浙江省地政局《浙江省举办地籍整理一览表》,见浙江省地政局编《浙江省地政报告》(1947 年 9
月),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38 0 2。
浙江省地政局《各县整理赋籍经过概况》,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29 2 84。
浙江省地政局《三十六年度国府年鉴地政材料》,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38 0 6。其时土地测量情况数据见浙江省

地政局《浙江省历年办理户地测量成果(192 9—1 948)》《浙江省历年办理土地登记成果(1932—1 948)》,载《浙江经济》1948
年第 5 卷第 6 期“浙江地政专号(上)”,第 1 7 1 9 页。



土地陈报始终与土地测量工作并行,陈报所得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测量工作进展的不足。

表 1　浙江省各市县土地测量业务统计表(1929—1942)

市县别 全县面积(市亩) 起讫时间
小三角测量

进度(％)
　图根测量

　进度(％)
　户地测量

　进度(％)
　求积进度

　(％)
　制图进度

　(％)

杭州市 341 809 1 9 2 9.8—1 934.2 100 1 00 1 00 1 00 1 00

杭县 1 403 1 0 6 1 9 2 9.8—1 934.2 100 1 00 1 00 1 00 1 00

吴兴 2 7 54 5 1 0 1 9 3 1.7—1 93 7.10 100 70 5 3.2 3 6.5 5.1

长兴 2 483 343 1 9 3 3.2—1 93 7.10 100 87 78.3 42.2 33.4

嘉兴 1 5 90 5 34 1 9 3 3.2—1 93 7.10 100 54.3 28.7 1 3.2 7.6

余姚 2 22 6 05 1 1 9 3 3.2—1 940.12 100 64 64 64 64

萧山 1 407 3 94 1 9 3 3.2—1 93 6.1 1 100 1 00 1 00 1 00 1 00

海宁 885 842 1 9 3 3.2—1 93 7.10 100 1 00 1 00 1 00 1 00

海盐 804 22 5 1 9 3 3.2—1 93 5.12 100 84 28 1 6.6 8.5

平湖 800 244 1 9 3 3.2—1 93 5.12 100 1 9.3 1 3.2 4.2 1.5

崇德 5 7 1 7 74 1 9 34.2—1 93 7.12 100 1 00 1 00 1 00 1 00

镇海 1 1 1 9 6 22 1 9 34.3—1 93 9.2 100 1 00 1 00 1 00 1 00

上虞 1 42 9 1 5 1 9 34.5—1 940.12 100 1 00 1 00 1 00 5 9.2

绍兴 2 87 3 5 1 2 1 9 34.6—1 940.8 100 1 00 1 00 1 00 9 6.4

嘉善 687 7 7 6 1 9 34.8—1 93 7.10 100 1 00 1 00 1 00 1 00

德清 5 89 7 32 1 9 34.7—1 93 7.10 100 48 24 1 2.7

鄞县 2 06 6 7 9 9 1 9 34.8—1 940.12 100 5 6 3 9 3 5.8 1 1.4

余杭 1 05 1 0 6 6 1 9 3 5.2—1 93 7.10 100 50.1 1 7 4.6 2.8

永嘉 5 6 6 7 89 5 1 9 3 5.1—1 942.4 100 50 48.8 38.3 2 1

慈溪 1 243 6 6 2 1 9 3 6.8—1 940.9 100 1 00 7 5.9 60.4 9.5

平阳 3 241 783 1 9 3 7.4—1 941.12 100 3 7.3 34.4 30.1 1.5

温岭 1 2 9 1 228 1 9 3 7.3—1 942.12 100 1 00 1 00 1 00 6 7.3

龙游 1 6 7 6 1 32 1 940.4—1 942.12 100 9 1.4 34.3 9

永康 1 5 1 7 3 78 1 940.3—1 942.3 100 20.6 0.6

衢县 3 50 6 043 1 9 3 7.3—1 942.3 100 1 9 5.9

瑞安 2 9 9 3 449 1 941.3—1 942.1 1 80 0.4 0.1

金华 1 8 1 7 9 6 7 1 941.9—1 942.5 0.8 0.8 0.8

兰溪 1 50 9 9 1 3 1 941.3—1 942.5 0.2 0.2 0.2

庆元 2 847 1 3 6 1 942.10—1 942.12 3.7 2.2

　　注:1.表中各项进度为该项业务已完成面积与全县面积之比;2.资料来源于浙江省通志馆编《(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第

7 7 册《行政》,(杭州)浙江图书馆 1 9 83 年影印本,第 3 5 3 9 页。

57第 5 期 梁敬明　赵　茜:近代浙江土地调查述论



三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地政还被赋予了社会建设的使命。孙中山以“平均地权”为“民生主

义”之要旨,在 1 9 24 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提出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土地政

纲:“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

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

以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1 6]1 20 1 2 1 随后制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更是将土地测

量、核定地价等土地调查的核心内容纳入其中;于“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理念之外,在实施层

面上把“全县土地测量完竣”作为“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的条件或标准之一[1 7]1 2 7 1 2 8。1927 年南京

国民政府建立后,即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为依据进行近代国家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其中县政和

地政两项实验尤显重要。

20 世纪 30 年代后,浙江省先后出现兰溪县政实验县、平湖地政实验县,在土地调查方面成绩

显著,且调查方法各具特色:兰溪以“地粮清查”代替土地测量,经济、高效地实现了整理田赋的目

的;平湖采用航空测量,也节省了地籍测量的时间和费用。此外,地籍测量改由省县分办后,各县都

将土地调查作为县政要务,以现存成果而论,温岭县战时土地调查的成绩也较为突出。

(一)兰溪县政实验县

1 9 3 3 年,国民政府确定兰溪为实验县①。9 月 6 日,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主任胡次威就任兰溪

实验县县长,随后增设土地科,计划开展土地测量,以为新县政的基础。
土地科科长陈开泗在奉命整修县府房舍过程中,从一间小屋内发现了一份清同治年间编造存

县的鱼鳞图册。因历史变迁加之保管不善,图册遭鼠害、虫蛀且霉变,缺漏严重,经清理登记,这份

图册已散失 200 余册[18]72 7 6,但仍不失为整理地籍的可靠依据。据估算,兰溪全县土地测量至少需

要 60 万银圆,而土地清查耗费不到 1 万银圆。出于经费和效率的考虑,1933 年 1 0 月后,实验县决

定搁置土地测量计划,改办“清查地粮”,即根据鱼鳞图册开展户地编查。于是在土地科下设土地推

收处,任命各都图册书等为推收员,又从杭州、金华招收百余高中生,合计 300 多人,分组日夜工作,
以县府保存的鱼鳞图册为基础,利用各都图册书手中所掌握的鱼鳞图册,进行核对、复丈,补编鱼鳞

图册残缺部分②。全部工作历时 8 个月完成。因乡村基层行政组织的变动,核编后的鱼鳞图册由

原来的 889 本拆并为 820 本,换上封面,重新装订而成③。在掌握这批地籍资料的基础上,实验县

随后开展了土地推收和田赋征收制度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因而得到国民政府与社会舆论的认

可。从兰溪的经验出发,胡次威认为,“整理土地,似乎不一定就要测量”[1 9]89 9。理由是,实施土地

测量在财政、经济、法律上的目的分别是整理田赋、明了土地情形、明确土地经界,而通过编造丘地

归户册、发给管业证同样可以达到这些目的。

1942 年,兰溪县城被日军占领,县府迁移,鱼鳞图册等重要册籍先雇挑夫运至浙南景宁存放,
后转到本县甘溪乡东坞村,抗日战争胜利后运回县城,由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保管。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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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参叶乾初《兰溪实验县实习报告》(上),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1 48 种;董中生《兰溪实验

县实习报告》(下),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1 49 种;方新德《国民政府时期浙江县政研究》,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 1 2 年版。
凡本次补编过程中有改动处,均在改动栏中加盖“兰溪县政府土地推收处验讫”印章。
有关兰溪本次鱼鳞图册补造的详细情况,可参看陈开泗《对兰溪土地整理工作的回忆》,见政协金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

员会编《金华文史资料》第 3 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 9 82 年版,第 72 8 6 页。



成立初期,鱼鳞图册曾作为征收农业税的依据之一,土地改革时颁发了土地所有权证,鱼鳞图册遂

被取代。现存兰溪市财税局的地籍资料即为清同治年间编造、民国实验县时补造的鱼鳞图册。该

项资料现有 746 册,缺 74 册①,分藏 1 0 箱,载有清同治年间兰溪城区及乡区 3 5 都 1 5 9 图的田土、山
林、地形、地貌等情况。

(二)平湖地政实验县

1 9 3 5 年秋,经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院长兼中国地政学会理事长萧铮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

竑多次商洽,省政府会议决议,定平湖县为地政实验县,地政学院研究员汪浩任县长②。
鉴于此前平湖开办的土地陈报与土地测量业务相继受挫,汪浩确定以地籍整理为县政中心工

作。除实施大三角、小三角测量之外,平湖县地籍整理最具特色和意义的是采用航空测量技术。

193 6 年 2 月 1 日,平湖实验县委托陆地测量总局代办航空测量。随后,航空测量队组成平湖田亩

航测分队,于 2 月 28 日开始航测工作,4 月 6 日航空摄影完成,5 月 4 日控制测量告竣[20]73 1。平湖

航测历时 5 个半月,每亩耗费 5 分 4 厘,精度达 9 5％以上。接着办理户地补测和求积制图等业务,
历时 4 个月,每亩耗费 1 分 4 厘 6 毫。随后举办土地登记,历时 2 个多月,每亩耗费 1 分 8 厘。自

测量至登记,为时约 1 年,平均每亩全部费用 8 分 6 厘 6 毫。萧铮以为,与同期省内外各县相比,平
湖土地调查最为经济、高效[14]10 7。

地籍整理为基础性工作,而后重心在于实现“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目标。据萧铮回顾,其
时计划在整理地籍基础上,通过核定地价、开征地价税达到“平均地权”③,通过设立土地银行、发展

土地金融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开征地价税与设立土地银行两项计划均遭遇挫折。开办地价

税一项,名义上是因为浙江省财政厅认为改征地价税须上报财政部,财政部则压下不办,即财政部

门阻挠致使无法实现,实际上根本的原因还是涉及各级政府财政以及地方豪绅大户等方面的整体

利益格局问题④。土地银行一项,其设立也须经财政部批准,而于土地法、银行法均无依据,同样遇

阻不能实现。虽拟变通退而求其次,由县政府设法筹募资金,成立“平湖县农民银行”,除办理农贷

外兼代替土地银行业务,但县立农民银行无权发行债券以收购地主的土地,“耕者有其田”自然也难

以付诸实施[14]1 1 0。因此,实验县的工作成绩实以土地测量为主。

1937 年春,黄绍竑改任湖南省主席。3 月,汪浩调任湖南省地政局局长,继任者为洪季川。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平湖地处要冲,随即进入战时状态,地政实验也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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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8 年兰溪县土壤普查时,因工作需要,曾外调一部分鱼鳞图册,后未能及时归档,以至散失。缺失的 74 册为:六都三图

潜字号 7 本,八都二、三图火字号 1 5 本,九都三图人字号 5 本,九都六图文字号 5 本,十都一图乃字号 8 本,十一都一图衣

字号 6 本,十一都二图裳字号 2 本,十三都三图周字号 1 本,十五都四图垂字号 1 本,十六都一至四图章、爱、育、黎字号共

2 3 本,三十二都一图呈字号 1 本。
详参伍受真《浙江平湖县之地政实验》,见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 9 80 年版(以下不

再标注版本),第 1 1 1 1 1 2 页;佚名《平湖县之地政实验》,载《地政月刊》193 6 年第 4 卷第 4、5 期合刊,第 72 3 748 页;汪浩

《平湖县地政实验概说》,载《地政月刊》193 6 年第 4 卷第 1 1 期“平湖整理地籍专号”,第 1 6 3 9 1 6 5 2 页;梅光复《平湖县之土

地登记》,载《地政月刊》193 6 年第 4 卷第 1 1 期“平湖整理地籍专号”,第 1 703 1 7 2 7 页;片山剛編《近代東アジア土地調査

事業研究》,(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 20 1 7 年版,第 1 48 1 5 2 页。
浙江省办理规定地价业务始于 1 9 3 3 年,时杭州市拟订《浙江省杭州市征收地价税章程》,报中央核准施行。参见浙江省地

政局《浙江省规定地价概况》,载《浙江经济》1948 年第 5 卷第 6 期“浙江地政专号(上)”,第 9 1 2 页。
时任平湖县政府秘书的伍受真在回顾地政实验县工作时,特别谈到当时地方豪绅大户的不满和反弹,对汪浩“恨之刺骨”,
“专以反汪为事,轮流具呈省府控诉”。详参伍受真《浙江平湖县之地政实验》,见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

1 1 1 1 1 2 页。



(三)温岭战时土地调查

抗战全面爆发后,浙北、浙东、浙西大部分已开始土地测量的县份被迫停止业务。1938 年武汉

会战后,局势转入相持阶段,后方各县的地政事业逐步恢复办理。该年 1 1 月,温岭县成立地政处,
由毕业于浙江陆军测绘学堂的张松楠担任处长。处内设三个股,第一股负责总务,第二股负责测

量、求积和绘图,第三股督促造册、缮状等。地政处按照“区—段—地号”的方式对辖区内的各类土

地进行编号,把全县分成 5 个区,第一区、第二区均分为 43 段,第三区、第五区均分为 3 1 段,第四区

分为 28 段,初期测量主要采用组建测量队的形式分往各区段进行土地调查、登记、绘图和造册。

1940 年,随着土地调查开始进入登记阶段,浙江省政府又遣曾参与平湖地政改革的吴树琅赴温岭

任地政处处长,以推动后续工作展开。此项工作历时 6 年,到 1 943 年全面完成①。
此次土地调查所形成的资料现存温岭市档案馆,共有案卷 1 9 6 6 卷,图纸 5 9 9 5 张,内容有地籍

册、地价册、地籍草图和正式公布图等。这些地籍图册具体包括:一为正式公布图,共 2 341 张,规
格为 1 020mm×720mm,图纸按区段顺序编排,每张图纸都详细绘制了所在区段每一地块的形状

和位置,并在每一地块上标明业主姓名、土地面积、地号以及地目。二为地籍草图,共 3 450 张,规
格为 600mm×500mm,为正式公布图定稿前的草稿图纸。三为实测户地图,共 1 6 8 卷,每张图纸都

详细绘制了所在区段每一地块的形状和位置,与正式公布图不同的是在每一地块上仅标注地号。
四为乡镇区段一览图,共 78 张,规格为 5 85mm×485mm,按乡镇编排,每个乡镇 1—3 张,详细记录

了每个乡镇的地理状况。五为地籍册②,共 1 2 50 卷,以正式公布图为依据,按区、段、地号顺序逐一

登记各个地块的登记号、地类、地目、地积、地价、业主姓名和住址、佃户或使用人姓名和住址、四至

等信息。六为地价册③,共 548 卷,与地籍册相对应,按区、段、地号顺序逐一登记各个地块的登记号、
所有权人姓名和住址、代表人姓名和住址、地目、地积、地价(分单价和总价)、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这些地籍图册交由温岭县财粮科保管,同样作为产权依据在土地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三县土地调查之比较

兰溪、平湖、温岭三县开展土地调查的背景、目的和方法各不相同。兰溪的土地清查工作直接

为财政服务,目的是配合土地推收制度和田赋制度改革,从册书等中介人手中收回基层土地管理和

田赋征收的控制权,从而以财政整顿带动县政事业建设。正因如此,县长胡次威认为,作为“治本”
办法的土地测量反而成为土地整理中不必要的工作。该县的地政机构也从权简化,仅在县土地科

下设土地移转推收处,而未像浙江其他县份一样成立测丈、图册各股。
与兰溪形成对比,平湖和温岭两县开展土地测量工作的根本目的都是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

其田”的土地改革作准备,因而要求掌握精确的土地资料,建立完善的地政机构。其中平湖作为地

政实验县,温岭作为浙江省地政二期县,两者在组织土地测量的条件方面亦存在较大差距。毫无疑

问,平湖县在资源配备上独占优势:理论方面,有当时地政最高研究机构地政学院的指导;政策方

面,有浙江省政府的特别扶助;技术方面,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航空测量技术;人员方面,亦有大量

地政专业人才的加入。温岭县土地测量则面临着战时人力、财力皆短缺的局面,省政府主要在测绘

器械借调、行政官员调拨上给予帮助,所需经费和人员则基本以自筹和本地培训为主。在经费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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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参李光云主编《温岭市土地志》,19 98 年印行;陈天勇《晚近以来地政工作的现代化发展》,厦门大学历史系 200 9 年硕士

学位论文。
温岭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目录号:L21 5 00 1。
温岭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目录号:L21 5 002。



过程中,温岭县连续两年预征测绘费的做法还引起了当地士绅的强烈反对①。就在这种困难条件

下,温岭县用时 6 年,按照正规土地测量程序,采用人工测量,完成了土地调查和登记,进而在此基

础上开展规定地价、征收地价税等工作。
比较以上三种土地调查方法,土地清查虽经济易行,但所得成果精确度有限,仅能作为过渡性

的赋税依据,以致 1 940 年后为开征地价税,兰溪县不得不重启城镇地籍测量。航空测量最为高效、
精确,但对设备、人员要求较高,且在应用上具有局限性。严格说来,航测从属于户地测量,须以三

角测量为基础,在空中摄取丘地形状。其精度受地形限制较大,不适用于隐蔽物较多的山区及城

镇,不足之处尚需人工补测,所需费用因区域面积、地形状况、人员素质而异。平湖航测的业务费较

省,但设备费用因委托军事测绘机构进行而未作计算。事实上,航测所需的飞机航摄仪、纠正仪、制
图仪等仪器造价不菲,各省自行购买并不经济。地政学会曾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一致认为户地航

测应由中央地政机关统筹办理②。然而,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军事测绘机构的职能全部回归国

防,战时环境也不利于航空测量的开展,故平湖的航测未在浙江省内其他地区推广应用。温岭的人

工测量尽管相对费时费力,却成为各县通行的土地调查方法。
再从土地调查的组织路径来看,兰溪和平湖两县土地调查能在短期内取得预期成果,离不开实

验县所享有的资源优势与制度优势。时人评论,兰溪实验县财政改革的成绩是财政科、土地科、公
安科等相互协助、共同努力的结果,并“有赖乎权力集中的‘改局为科’”[21]1 9 6。土地清查的顺利进

行也得益于教育科和公安科在宣传、督导方面的协助[22]7 7 6 7 3。一向作为土地调查和田赋整理工作

反对势力的册书、大户豪绅更需要依靠县府权威加以约束。1934 年,江苏镇江、宜兴等县借鉴兰溪

经验,开展土地查报,仅宜兴在册书支持下成绩较佳,镇江则因册书暗中捣乱而告失败[23]1 1 2 6。胡次

威也在总结中将“树立威信”列为兰溪田赋整理成功的首要关键[1 9]89 7,而兰溪实验县政府威信的树

立自然与国民党上层的支持分不开。同样,平湖实验县以地政为县政中心工作,可集中全部行政力

量推进土地调查,例如将其作为乡镇保甲的主要任务,或将全县财政优先用于地政等等。不具备这

些便利条件的县份大多只能如温岭县一般,耗费较多的时间来筹措业务经费,培训本地人才,可能

还要与地方势力周旋,才能保证土地测量及其他地政业务的顺利开展。而不论何种路径,三县开展

土地调查的过程都是国家权力向基层下沉的过程,也是县府权力加强、职能扩张的过程。

四

土地调查是对土地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地政工作的起点和基石。由于涉及土地

位置、数量、质量、权属和用途等多方面内容,开展土地调查对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均有很高要

求。就人力、技术而言,“即使近代先进国家,全国性的土地测量和登记,都非训练大批专业技术人

员多年持续工作不可。在传统中国,即使不甚精确的土地丈量也还是需要大批人力”[24]1 6。此外,
还涉及多方面问题:“中国幅员广大,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土地清丈,是一件严重大事。一来工作量

大,地方行政人员知识水平低,不易掌握土地清丈的技术与计算。故历代皇帝往往认为全国性的土

地清丈是扰民之事,尽量避免举行。历史上常记载有臣下为整顿赋税请求清丈土地,而被皇帝以不

可扰民为理由而否决了。二来,严格而彻底的清丈工作将杜绝巨室大户隐田逃税之可能,于是往往

会受到既得利益者之阻挠。”所以“中国历史上能顺利完成全国土地清丈工作,没有几次”[25]5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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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勇《晚近以来地政工作的现代化发展》,厦门大学历史系 200 9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43 46 页。

193 6 年 4 月,地政学会第三届年会提出关于航空测量与人工测量问题的讨论。详见佚名《航空测量与人工测量问题》,载
《地政月刊》193 6 年第 4 卷第 4、5 期合刊,第 5 0 1 5 2 6 页。



尽管如此,由于土地税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历代政府对土地调查均予以高度重视。显而易

见,其意并不在于求得精确的土地数据,而是为征收赋税提供基本的依据。诚如何炳棣所言,“节省

专业及一般人力这一基本观念本身就部分地反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作对象是整理田赋,决不是

测量全国耕地面积”[24]1 6。因此,历代大规模的清丈活动十分有限,在基层运作过程中又往往依赖

册书、士绅等群体,导致隐田逃税、地籍失实等现象屡禁不止。
近代以来,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如前所述,基于太平天国运动后部分地区土地册籍被毁坏或散

失,土地权属混乱,土地税收难以据实收取的情形,浙江省部分地区开展了土地调查。至于民初,地
政于财政经济之外,始具近代国家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型意义,土地调查也迈入从传统向现代

的转型阶段。浙江省南田、桐乡、黄岩等县的清丈活动都是由士绅牵头倡议、县议会积极筹划而得

以实行的,反映了晚清以来在新政和自治名义下,士绅阶层扩大对地方事务的参与,并逐渐在地方

权力结构占据主导。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取代士绅成为土地整理工作的发起者,这一变化既

反映了国家职能的扩张,也暗示了传统士绅阶层的衰落。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能否有效地瓦解册书群

体,将土地推收等日常地籍管理事务收归政府手中,是土地调查成果能否发挥效用的一个关键。例

如,民初黄岩土地清丈虽然实现了重建地籍的目标,却仍将实际推收工作交由推收员掌握,导致“推收

舞弊,层出不穷,为害之甚,一如往昔”[26]1 9060。而兰溪实验县尽管未经过土地测量,但在土地清查的基

础上革新了土地推收制度,从而成功地完成财政改革。即便是饱受诟病的土地陈报工作,也是由政府

制订陈报单,交业户填写上报,以便排除册书的作用。总之,土地调查的现代转型在制度层面具体表

现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地政机关的建立与各类法律规程的订定,使得土地调查的组织和标准在国家

范围内趋向统一,政府逐步承担起民间土地管理的实际职责。在技术层面上,现代土地测量与传统土

地清丈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具有很强的经验性,前者则意味着由经验向科学的发展:新技术、新仪器

在土地测量中的应用以及地政人才的培养、引进和充实,大大提高了土地调查的专业水平和精确度。
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政实践以孙中山“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思想为指导,以掌握精确的土

地统计资料与建立现代地政制度为追求,采用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服务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总体目

标。因此,浙江省最初的土地整理计划是“以调查为嚆矢,以测量为主干,以清丈为中权,以登记为

善后,进而谋解决土地之税值、分配、使用、限制及耕地整理诸问题”[1 3]1 942 1,即从土地陈报和土地测

量入手,推动土地分配和利用的调整与改革。由于时局、经费及执行力的限制,国民政府的地政改

革方案并非一以贯之,而是长期徘徊于“治标”与“治本”之间,往往因财政意图的突显而带有很浓的

功利色彩。这在客观上延缓了土地测量的进展及“平均地权”等根本性改革措施的实施,反过来也

降低了国民政府的社会威信与动员能力,使得地政改革以失败告终。这一时期各地土地调查的成

果尽管有限,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尤其是土地测量的成果最接近真实的土地数字,直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初期,温岭等县的地籍图册依然作为科学的土地资料和产权依据发挥着重要作用。

(承蒙《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匿名评审专家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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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Land Survey of Zhej iang Province in the Modern Times
Liang Jingming　Zhao Qian

(Department of History,Zhej 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28,China)

Abstract:Land survey is the basis and prerequisite for effective land management,and also the
starting point and cornerstone of land administration.Since land taxation has been the main
source of the state revenue,land survey is highly valued by the government of each period.The
purpose of land survey was not to get accurate land data,but to provide a basis for levying taxes.
In modern times,besides its fiscal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Chinese land administration has
become significa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Land survey has also entered a new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However,the overall achievement of land survey in the early 1 900s was limited,so
it has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cademic attention for a long time.This paper takes Zhej 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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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 ect and selects Lanxi, Pinghu, and Wenling for analysis and
comparison.Based on local documents such as modern archives,chronicles,and investigation
reports,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ckground,organization,method,technology and capital of the
land surveys in Zhej iang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and tries to explain
the land surveys in the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state construction and th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Land survey in Zhej iang has a long history.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method and system of land survey was constantly improved.Nevertheless,grass-roots land
survey was always dependent on tax agents,gentry and other groups,resulting in the phenomena
of hidden fields,evading taxes and cadastral misconducts.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on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the scale of fish scales was
rebuilt in parts of Zhej iang,but the problem of cadastral confusion was not fundamentally solved.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land survey was carried out in Zhej iang by
combining the″temporary solution″(land report)and the″radical measure″(land survey).Trapped
in frequent wars and financial shortages,land survey,which was costly to implement,progressed
slowly.Accordingly, land report with better maneuverability was usually preferr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In 1 9 30s,the Lanxi county government experiment county and the Pinghu
land administration experiment county appeared in Zhej iang,whose land survey results were
remarkable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in the survey methods.In addition,in view of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the results of land survey in Wenling county during wartime were also outstanding.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modern land survey process in Zhej iang and the typical
analysis of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counties,this paper draws the conclusion as follows:

On the institutional level,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land survey was manifes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l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s from the central to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various laws and regulations.Then,the organization and standard of land survey
tended to be unified in China,and governments gradually assumed the actual responsibilities of
private land management.On the technical level,there i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dern land survey and the traditional one:the latter involves a strong empiricism,while the
former means the development from experience to science.Not only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and new instrument in land survey but also the introduction, cultivation, and
enrich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talents of land administration greatly improved the professional
level and accuracy of land survey.Therefore,despite limited effects,land surve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far-reaching impact.The result of land survey is closest to the real land number.
Until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adastral atlases of Wenling and other
counties stil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a scientific land data and the basis of
property rights.
Key words:land ownership;land survey;cadastre reorganization;Zhej iang Province in the

moder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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